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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完
︽
喬
布
斯
傳
︾，
覺
得
最
有
趣
的
，
是
喬
布
斯
跟

他
一
班
沙
煲
兄
弟
的
關
係
，
其
中
又
以
史
提
芬
．
沃
茲

尼
艾
克

(Steve
W
ozniak)

為
表
表
者
。
沃
茲
是
電
腦
神

童
，
與
喬
布
斯
識
於
微
時
，
合
創
蘋
果
電
腦
公
司
。
沃

茲
創
造
了
蘋
果
一
號
和
蘋
果
二
號
，
使
電
腦
個
人
化
並

進
入
家
庭
。
早
期
蘋
果
電
腦
的
成
功
，
喬
布
斯
是
商
業
策
略

的
主
腦
，
沃
茲
是
工
程
技
術
功
臣
。

據
書
中
述
，
沃
茲
跟
喬
布
斯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兩
類
人
。
喬

布
斯
精
於
操
控
人
，
時
冷
時
熱
，
歡
喜
時
把
你
捧
上
天
，
一

轉
頭
就
把
你
批
評
得
一
文
不
值
，
然
後
說
你
的
點
子
其
實
是

他
的
，
總
之
是
個
妖
魔
老
闆
，
又
愛
宣
傳
搞
﹁
噱
頭
﹂，
是
做

品
牌
的
天
才
。
沃
茲
卻
是
個
低
調
的
好
好
先
生
，
對
技
術
和

工
程
以
外
的
東
西
，
如
企
業
名
位
、
如
何
做
生
意
等
全
沒
興

趣
。
他
們
這
批
早
期
合
夥
人
，
在
蘋
果
電
腦
一
九
八
零
年
上

市
後
馬
上
變
了
百
萬
富
翁
，
但
這
其
中
又
有
一
段
插
曲
：
原

來
喬
布
斯
對
某
些
早
期
為
蘋
果
電
腦
出
過
力
的
沙
煲
兄
弟
，

並
看
不
順
眼
。
理
論
上
，
這
批
人
在
情
在
理
都
應
該
分
到
一

些
股
份
，
喬
布
斯
對
某
些
人
就
是
不
給
，
問
他
為
甚
麼
，
他

說
他
們
不
值
得
。
沃
茲
後
來
抵
不
住
，
私
自
掏
腰
包
送
股
份

給
同
事
。

其
實
他
們
二
人
還
有
基
本
理
念
的
不
同
：
早
期
這
兩
個

Steve

和
其
他
電
腦
發
燒
友
走
在
一
起
，
都
有
一
種
反
叛
的
黑

客
心
態
，
要
顛
覆
建
制
。
在
這
點
上
，
沃
茲
是
貫
徹
的
，
一

直
主
張
把
技
術
內
容
與
其
他
發
燒
友
無
償
分
享
，
但
喬
布
斯
表
面
雖
是
個

茹
素
的
嬉
皮
，
骨
子
裡
卻
是
個
精
明
的
生
意
人
，
制
止
了
沃
茲
，
後
來
才

有
公
司
的
發
展
。

喬
布
斯
從Pixar

動
畫
回
歸
蘋
果
公
司
後
，
一
連
串
的
成
功
產
品
把
他
推

上
了
神
的
位
置
。
到
後
來
，
沃
茲
等
這
批
舊
人
很
多
已
離
開
，
退
休
或
另

有
發
展
。
難
得
的
是
遇
上
重
要
的
新
產
品
發
佈
會
，
這
些
與
喬
布
斯
曾
共

患
難
又
有
過
大
爭
議
的
人
，
往
往
又
會
是
座
上
客
給
他
打
氣
，
有
些
還
會

如
小
粉
絲
般
，
為
了
買iPhone

和iPad

跟
普
通
人
一
起
排
隊
，
見
了
喬
布

斯
就
高
興
地
聊
聊
天
，
大
家
都
為
一
件
好
產
品
雀
躍
。
這
種
風
度
，
中
國

人
就
辦
不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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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喬布斯的沙煲兄弟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認
識
香
港
新
文
學
早
期
拓
荒
者
之
一
的
李

育
中
，
已
逾
二
十
年
了
。

那
年
，
就
讀
暨
南
大
學
研
究
所
，
習
罷
常

與
師
友
、
同
窗
聚
於
校
內
飯
肆
，
縱
談
學

問
，
實
屬
一
樂
。
一
夕
飯
前
，
我
對
廣
東
社

科
院
的
許
翼
心
說
：
﹁
我
想
見
見
李
育
中
，
可

否
？
﹂
許
翼
心
笑
道
：
﹁
怎
不
可
以
？
他
就
住
在

隔
鄰
華
師
大
。
﹂
我
忙
道
：
﹁
我
搭
的
去
接
他
。
﹂

許
翼
心
忙
止
之
曰
：
﹁
不
用
，
此
公
雖
逾
七
十
，

行
動
仍
便
。
﹂

那
夜
，
李
育
中
果
翩
然
而
至
，
頓
令
我
欣
喜
莫

名
。
時
乃
隆
冬
，
但
見
：
頭
戴
㟪
帽
，
一
襲
灰
色

大
衣
，
內
裹
棉
襖
，
頸
圍
毛
巾
，
四
平
之
臉
，
露

齒
而
笑
，
親
切
溢
於
色
。
可
惜
，
那
夜
一
㟜
，
頗

多
習
語
言
之
士
，
鮮
聞
李
老
之
名
。
席
中
喧
嘩
，

盡
是
漢
語
方
言
之
學
。
未
得
與
李
老
深
談
，
悵

然
。
飯
罷
，
李
老
堅
拒
相
送
，
自
行
回
館
，
蒼
茫

寒
夜
，
黯
黯
燈
色
，
此
老
仍
步
健
。

二
○
○
一
年
，
也
是
冬
夜
，
與
廣
東
出
版
局
陳

松
南
兄
飯
罷
，
陳
兄
問
我
何
所
之
，
我
即
說
：

﹁
欲
晤
李
育
中
。
﹂
於
是
電
往
李
公
館
，
李
老
欣
然

應
約
。
吾
等
遂
召
的
士
，
直
驅
莊
園
，
幾
經
兜

轉
，
終
在
路
旁
樹
下
，
接
得
候
之
已
久
的
李
老
。

該
夜
，
三
人
於
天
河
一
茶
藝
館
煮
茶
談
天
，
從
而

獲
李
育
中
資
料
良
多
。
彼
並
云
：
家
中
藏
書
逾

萬
。
問
之
有
何
典
籍
，
有
沒
有
他
早
期
的
︽
凱
旋

的
拱
門
︾、
︽
緬
甸
遠
征
記
︾，
和
譯
自
海
明
威
的
︽
訣
別
武

器
︾，
甚
至
有
關
香
港
新
文
學
的
資
料
等
等
。
他
說
：
﹁
只
在

書
山
中
，
雜
亂
不
知
處
。
﹂
我
即
說
：
﹁
願
作
樵
山
客
，
斬

棘
代
尋
之
。
﹂
立
有
隨
他
回
館
之
意
。

然
而
，
夜
深
了
，
由
茶
藝
館
出
來
，
寒
風
凜
凜
，
微
雨
飄

飄
，
益
冷
。
召
的
送
回
莊
園
，
駐
停
一
處
，
黑
黝
不
辨
東

西
。
李
老
下
車
後
，
冒
雨
撥
開
路
旁
垂
枝
，
啟
戶
而
入
。
此

年
剛
好
八
十
，
腿
仍
健
。
李
公
館
籠
在
迷
離
冷
雨
中
，
只
探

得
其
朦
朧
外
表
，
不
見
其
內
焉
。
書
齋
何
貌
未
得
睹
，
心
更

戚
戚
焉
。

此
後
輒
與
李
老
有
往
來
。
直
到
去
歲
平
安
夜
，
下
午
。
與

潘
國
森
在
穗
，
他
央
我
介
紹
李
老
，
向
他
請
教
粵
語
讀
音
問

題
云
。
此
年
，
李
老
已
百
歲
，
臥
院
數
月
，
剛
回
家
休
息
。

於
書
齋
獲
見
，
已
行
動
不
便
，
軟
坐
椅
上
，
起
息
俱
由
子
女

照
顧
，
然
精
神
尚
佳
，
思
路
亦
清
晰
，
口
尚
滔
滔
。
至
於
書

齋
，
不
到
百
平
方
尺
，
亦
無
我
所
欲
見
。
其
子
云
：
其
入
院

後
，
家
人
已
作
清
理
，
部
分
書
籍
，
已
搬
至
隔
室
，
遂
引
領

觀
看
，
但
見
滿
壁
皆
書
，
品
類
繁
雜
，
急
尋
我
之
所
欲
，
不

獲
。
問
之
李
老
，
彼
云
：
﹁
山
徑
雖
掃
拂
，
難
行
難
再
覓
。
﹂

所
謂
﹁
難
行
﹂，
指
其
雙
腿
難
於
支
撐
皮
囊
，
沒
能
力
去
尋
找

了
。
不
過
，
他
隨
即
贈
予
一
冊
他
新
出
的
書
：
︽
大
家
小

畫
︾，
並
云
：
﹁
這
是
學
生
為
我
編
輯
的
，
其
時
我
躺
在
醫

院
。
﹂

對
學
生
起
的
書
名
，
他
本
不
贊
同
，
慨
言
非
﹁
大
家
﹂，
但

經
一
輪
解
說
，
他
便
釋
然
了
。
他
書
中
所
繪
的
肖
像
，
全
是

中
外
古
今
的
﹁
名
人
大
家
﹂，
他
只
是
幾
筆
勾
勒
，
堪
稱
﹁
小

畫
﹂
而
已
。
然
雖
﹁
小
畫
﹂，
但
已
栩
栩
如
生
。
有
論
者
說
，

比
黃
苗
子
所
繪
更
筆
淺
而
傳
神
。
李
老
能
畫
能
書
能
文
，
今

之
文
人
，
能
有
此
能
者
有
幾
人
？

李育中：我非「大家」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聽
紅
歌
，
唱
紅
歌
，
我
舉
雙
手

贊
成
。

甚
麼
是
紅
歌
？
就
是
抗
戰
歌

曲
，
革
命
歌
曲
，
勵
志
歌
曲
。

我
這
個
老
頭
就
是
在
唱
紅
歌
、

聽
紅
歌
中
成
長
的
。
︽
大
刀
進
行
曲
︾、

︽
我
們
在
太
行
山
上
︾、
︽
保
衛
黃
河
︾、

︽
游
擊
隊
之
歌
︾⋯

⋯

以
至
稍
後
的
︽
洪

湖
赤
衛
隊
︾
主
題
曲
、
︽
紅
梅
頌
︾
等

等
，
都
是
耳
熟
能
詳
，
至
今
還
能
跟
㠥

調
子
哼
上
幾
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歌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就
是
一
首
抗
戰
歌
曲
，
就
是
一

首
紅
歌
。
那
樣
雄
壯
激
昂
的
調
子
，
把

它
當
作
國
歌
，
誰
曰
不
宜
？
只
有
法
國

國
歌
︽
馬
賽
曲
︾
方
能
與
它
比
擬
。

抗
戰
開
始
前
後
的
﹁
紅
歌
﹂，
既
有
慷

慨
激
昂
，
引
人
奮
進
的
調
子
，
也
具
有
音
樂
節
奏
的

藝
術
性
。
當
年
創
作
這
些
歌
曲
的
天
才
音
樂
家
聶

耳
、
冼
星
海
，
應
該
永
垂
不
朽
。

今
天
有
的
人
一
聽
說
﹁
紅
歌
﹂，
便
搖
搖
頭
，
他

們
是
害
怕
﹁
紅
歌
﹂
代
表
極
左
的
時
代
的
來
臨
。
也

許
他
們
曾
身
受
左
禍
之
害
而
有
餘
悸
。
但
是
，
﹁
紅

歌
﹂
並
不
包
括
文
革
時
期
鬥
人
或
群
鬥
時
所
唱
的

﹁
語
錄
歌
﹂。
那
些
歌
根
本
沒
有
音
樂
藝
術
可
言
，
隨

㠥
文
革
的
結
束
而
消
失
了
。
今
天
我
們
所
說
的
﹁
紅

歌
﹂，
是
經
得
起
時
代
的
考
驗
的
，
是
思
想
性
和
藝

術
性
相
結
合
的
產
物
，
是
中
國
一
個
時
代
的
文
化
瑰

寶
。這

一
次
重
慶
來
的
﹁
現
代
紅
歌
耀
香
江
﹂
的
文
藝

演
出
，
是
向
港
人
說
明
﹁
紅
歌
﹂
是
甚
麼
東
西
，
並

不
是
某
些
人
所
想
像
中
的
那
麼
﹁
可
怕
﹂
的
歌
曲
。

雖
然
他
們
這
一
次
帶
來
的
紅
歌
並
不
多
，
實
際
上
只

有
︽
祖
國
頌
︾
、
︽
在
太
行
山
上
︾
、
︽
保
衛
黃

河
︾、
︽
我
們
走
在
大
路
上
︾、
︽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

寥
寥
幾
首
。
因
為
在
香
港
演
出
，
又
加
插
了
﹁
港
歌
﹂

︽
獅
子
山
下
︾、
︽
太
陽
星
辰
︾，
還
有
幾
首
外
國
流

行
的
傳
統
民
歌
。
而
且
整
個
演
出
是
綜
合
性
的
，
不

僅
有
歌
唱
，
也
有
朗
誦
和
小
提
琴
獨
奏
。
像
我
這
樣

想
一
味
聽
﹁
紅
歌
﹂
懷
舊
的
人
會
感
到
不
滿
足
。
但

整
個
演
出
顯
示
出
重
慶
大
中
小
學
生
的
藝
術
水
平
。

特
別
是
那
位
年
僅
十
歲
的
女
童
的
小
提
琴
獨
奏
，
閉

㠥
眼
以
為
是
聽
小
提
琴
大
師
的
，
難
怪
她
小
小
的
年

紀
便
得
到
國
際
冠
軍
。

「紅歌」好！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日
本
影
劇
結
合
商
業
行
銷
的
能

力
向
來
高
明
，
近
年
刻
意
安
排
偶

像
藝
人
主
演
，
成
功
挽
回
收
視
率

的N
H
K

大
河
劇
，
每
年
都
是
商
機

無
限
。

︽
江
．
公
主
們
的
戰
國
︾︵2011

︶
的

演
員
便
網
羅
了
上
野
樹
里
、
鈴
木
保
奈

美
、
宮
澤
里
惠
、
水
川
麻
美
、
豐
川
悅

司⋯
⋯

；
︽
㝴
上
之
雲
︾︵2009-2011

︶

就
有
本
木
雅
弘
、
阿
部
寬
、
香
川
照

之
、
管
野
美
穗
、
松
隆
子⋯

⋯

；
︽
龍

馬
傳
︾︵2010

︶
更
有
當
時
得
令
的
福
山

雅
治⋯

⋯

；
︽
天
地
人
︾︵2009

︶
有
妻

夫
木
聰
，
而
︽
篤
姬
︾︵2008

︶
則
有
宮

崎
葵
、
松
㝴
慶
子
。
如
此
陣
容
的
劇

集
，
當
有
一
定
收
視
保
證
。

每
部
大
河
劇
都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框

架
，N

H
K

在
製
作
時
，
盡
量
取
材
原
地

拍
攝
，
而
在
每
集
完
結
後
，
都
有
簡
短

介
紹
劇
中
提
及
地
點
的
歷
史
背
景
故

事
，
和
相
關
旅
遊
資
訊
，
此
簡
介
名
之
為
﹁
紀

行
﹂。
觀
眾
看
罷
劇
情
，
意
猶
未
盡
，
遵
照
﹁
紀
行
﹂

推
介
，
親
身
訪
尋
舊
日
足
跡
，
緬
懷
一
番
！

根
據
日
銀
統
計
，
二
○
○
九
年
新
潟
縣
靠
妻
夫

木
聰
︽
天
地
人
︾
賺
進
二
百
零
四
億
日
圓
觀
光
效

益
，
二
○
一
○
年
福
山
雅
治
︽
龍
馬
傳
︾
為
高
知

縣
併
入
觀
光
收
益
二
百
三
十
四
億
，
甚
至
正
在
重

播
的
︽
篤
姬
︾
也
讓
原
本
冷
清
的
南
九
州
湧
進
三

百
億
觀
光
商
機
。

至
於
︽
㝴
上
之
雲
︾、
︽
江
．
公
主
們
的
戰
國
︾

的
商
業
效
益
還
未
有
統
計
數
據
公
佈
，
但
看
罷
它

們
的
﹁
紀
行
﹂，
已
為
我
規
劃
了
下
一
次
的
日
本
旅

遊
行
程
了
！

「紀行」觀光之旅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俗
語
有
講
﹁
十
五
月
亮
十
六
圓
﹂。

壬
辰
龍
年
首
個
正
月
十
五
月
亮
卻
在

十
七
圓
。
元
宵
中
國
情
人
節
剛
過
，

又
到
公
曆
二
月
十
四
日
西
方
情
人
節

至
。
今
日
街
頭
將
又
見
男
士
手
抱
鮮

花
準
備
向
情
人
獻
表
心
意
。
今
日
的
玫

瑰
，
一
朵
比
平
日
漲
價
不
少
，
有
情
郎
為

表
最
至
誠
的
愛
意
，
甚
至
早
早
定
上
九
百

九
十
九
朵
玫
瑰
，
可
就
要
花
價
值
不
菲
的

錢
囉
。
是
否
值
得
？
哈
哈
！
你
說
呢
？
當

下
青
年
男
女
講
實
際
，
正
所
謂
﹁
花
無
百

日
紅
﹂，
玫
瑰
花
只
能
擺
上
三
天
而
已
，
女

士
黯
道
倒
不
如
送
實
用
禮
物
啦
，
當
然
最

希
望
情
郎
送
的
是
鑽
石
珠
寶
。
別
以
為
情

人
節
男
女
互
相
饋
贈
只
是
未
婚
之
青
年
男

女
玩
意
，
受
情
愛
氛
圍
影
響
下
，
尤
其
結

婚
多
年
的
夫
妻
都
在
情
人
節
不
忘
偕
愛
侶
慶
祝
。
商

店
食
肆
老
闆
趁
機
發
財
不
在
話
下
。
東
西
文
化
交
流

密
切
。
中
國
春
節
跟
元
宵
節
在
遍
布
世
界
各
地
華
人

帶
動
下
，
西
方
對
華
人
傳
統
節
日
認
知
加
深
，
與
當

地
華
人
同
申
慶
祝
友
誼
融
和
，
誠
好
事
也
。
開
放
改

革
三
十
多
年
的
中
國
，
傳
承
傳
統
中
華
文
化
民
俗
風

情
的
中
國
人
，
也
吸
收
西
方
文
化
，
西
方
情
人
節
、

復
活
節
和
聖
誕
節
在
神
州
大
地
倒
也
熱
鬧
，
尤
其
受

年
輕
人
的
歡
迎
。
無
可
置
疑
，
東
西
文
化
確
有
差

異
，
惟
相
互
影
響
吸
收
共
融
，
優
勢
互
補
發
揚
光

大
，
世
界
大
同
，
和
平
幸
福
有
望
矣
！

今
年
是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五
年
，
香
港
人
與
大
陸

同
胞
本
是
同
文
、
同
種
、
同
根
。
雖
然
，
香
港
經
歷

百
多
年
英
國
殖
民
統
治
，
西
方
文
化
影
響
頗
深
，
但

是
，
百
分
之
九
十
多
的
香
港
人
是
中
國
人
，
是
中
華

民
族
一
分
子
。
回
歸
十
五
年
以
來
，
我
們
對
中
國
、

對
中
華
文
化
認
同
愈
來
愈
增
，
特
別
是
近
年
來
，
我

們
的
祖
國
綜
合
國
力
在
世
界
有
跨
躍
式
的
進
步
，
作

為
中
國
人
的
我
們
都
以
中
國
輝
煌
成
就
而
驕
傲
自

豪
。
近
年
來
世
界
經
濟
出
現
多
次
危
機
，
香
港
亦
曾

經
歷
過
多
次
困
境
，
幸
而
香
港
背
靠
祖
國
，
不
斷
伸

出
援
手
讓
香
港
人
安
心
、
安
渡
難
關
，
香
港
人
身
在

福
中
，
應
知
福
。
﹁
個
人
遊
﹂
來
自
祖
國
同
胞
與
港

人
情
同
手
足
，
親
如
兄
弟
。
香
港
經
濟
繁
榮
某
程
度

有
賴
於
﹁
個
人
遊
﹂
促
進
人
氣
大
增
。
或
許
香
港
和

內
地
文
化
有
待
共
融
，
手
足
情
深
，
互
利
互
惠
。
大

家
好
！ 情人節

思　旋

思旋
天地

去
年
我
與
飲
江
和
鄧
阿
藍
擔
任

工
人
文
學
獎
的
新
詩
組
評
判
，
現

在
得
獎
文
集
正
由
主
辦
者
編
輯
，

準
備
要
出
版
了
。
得
獎
作
品
能
結

集
成
書
自
是
值
得
鼓
勵
的
事
，
我

把
擔
任
新
詩
組
評
判
期
間
，
特
別
是
總

評
會
上
與
飲
江
和
鄧
阿
藍
討
論
的
情

形
，
重
新
再
回
憶
和
組
織
，
寫
了
一
篇

評
審
後
記
，
對
新
詩
組
得
獎
作
品
概
括

地
寫
了
些
意
見
。

對
我
個
人
來
說
，
與
飲
江
和
鄧
阿
藍

在
總
評
會
上
的
討
論
是
很
值
得
珍
惜
的

經
驗
，
我
視
為
一
次
很
理
想
的
詩
歌
交

流
。
因
為
，
詩
友
間
其
實
也
很
少
好
好

談
論
彼
此
的
詩
歌
見
解
，
特
別
是
理
念

的
問
題
，
大
概
沒
有
適
合
的
氣
氛
或
場

合
吧
。
總
評
會
上
，
飲
江
和
鄧
阿
藍
和

我
先
拿
出
各
自
初
步
入
選
的
作
品
，
逐
一
交
換
意

見
和
討
論
，
各
人
所
選
，
當
然
有
異
亦
有
同
，
最

後
也
歸
結
為
有
關
工
人
文
學
、
社
會
題
材
詩
歌
的

討
論
，
因
而
都
理
解
、
也
認
同
彼
此
的
選
擇
。
詩

如
何
由
個
人
出
發
，
達
致
更
廣
闊
的
空
間
？
詩
如

何
關
注
廣
大
人
群
，
針
砭
社
會
？
問
題
的
基
礎
仍

離
不
開
詩
本
身
的
語
言
，
其
實
也
關
乎
藝
術
視
野

的
呈
現
。
詩
與
議
論
的
分
別
在
於
語
言
和
情
感
，

詩
所
能
達
致
的
人
文
關
懷
，
正
在
於
詩
語
言
本
身

的
藝
術
性
。

三
人
對
詩
歌
的
側
重
點
雖
有
差
別
，
但
大
抵
都

認
同
，
詩
歌
的
社
會
性
所
能
達
致
的
感
染
力
，
與

作
者
的
視
野
、
情
感
的
幅
度
、
語
言
的
技
巧
不
可

分
割
，
我
想
，
這
大
概
也
可
說
是
我
們
評
選
的
準

則
。
在
眾
多
稿
件
及
入
選
作
品
當
中
，
我
們
最
後

選
出
了
冠
軍
、
亞
軍
各
一
，
季
軍
兩
名
，
主
題
獎

和
推
薦
獎
各
三
名
，
大
抵
都
能
達
致
社
會
性
與
藝

術
性
的
平
衡
。
本
來
，
普
遍
性
、
社
會
關
懷
以
至

若
干
程
度
上
對
於
﹁
共
名
﹂
的
配
合
，
是
寫
實
文

學
和
工
人
文
學
至
關
重
要
的
精
神
。
其
間
，
作
者

或
作
品
人
物
的
個
性
，
很
易
被
忽
略
，
因
為
也
不

容
易
被
理
解
或
不
容
易
整
合
在
基
本
精
神
當
中
，

但
文
學
的
個
性
和
鋒
芒
，
仍
是
我
們
所
樂
見
。
故

此
，
在
社
會
性
以
外
，
我
也
特
別
提
出
對
別
具
個

性
和
鋒
芒
作
品
的
重
視
。

詩歌的交流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哈爾濱，人稱「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
黎」，但一趟遊下來，我感覺印象最深的，

既非瀰漫俄羅斯風情的中央大街，也不是充滿浪
漫色彩的太陽島，而是宗教建築的「外來戶」
─聖．索菲亞教堂。
是的，正是這座聞名遐邇的大教堂，讓我印象

深刻，一言難盡！
索菲亞教堂坐落在哈爾濱最繁華的地段，位於

石頭道街之南，透籠街以北。
當我來到索菲亞廣場，終於見到這座所謂「標

誌性」建築時，的確是新奇至極。按說，我的
「宗教文化之旅」不在少數，所見過的寺廟祠觀等
宗教建築不計其數，可如此這般的何曾實地見到
過！　　
教堂外形猶如一座歐洲城堡，氣勢恢弘，頂端

為綠色大穹頂，彷彿一個巨大的洋㡡頭，「洋㡡
頭」上面挺立㠥金色的十字架，高聳入雲，秋陽
下熠熠生輝，猛一看去，令人嘆為觀止。
再細看，只見大穹頂四翼又分佈㠥高低錯落、

大小不一的四個帳篷頂，帳篷頂上端也是綠色，
同樣也立㠥十字架。主穹頂與帳篷頂之間，稍加
寫意就不難發現它們其實也構成了一個立體的十
字架。主穹頂的頂部距地面約50米，給人以高山
仰止之感。那巨大而飽滿的洋㡡頭穹頂，在建築
中央構成了特殊的球面，其剖面最大直徑達10
米，可以形成蒼穹般的室內空間。　　
位於大穹頂下方的，則是一個16面體的大鼓

座。鼓座上開有幾十個高側窗，簷口裝飾線角為
花瓣形和神乳體。這幾十個窗兩側砌成的壁柱方
圓相連，給整個建築錦上添花，使其異域情調愈
加濃郁。　　
鼓座下部，經過多層線角過渡到下層八面體的

大柱墩。底部稜、角、線和諧連接，彰顯出古羅
馬的建築風格。　　
外牆體為清水紅磚結構，形體構造極為複雜，

砌工極其精細。牆體以大小套疊的拱券構成母
體，其細部豐富而生動，既襯托出大穹頂的雄渾
氣勢，又突出反映了整個外牆體細部的華麗多
彩。　　
教堂佔地七百多平方米，整個平面設計為東西

向的十字架。　　
據介紹，這種結構上主從突出，力學上拱券托

起，手法上變化無窮的藝術風格，屬於典型的拜
占庭式。其宏偉壯觀，足以同莫斯科瓦西里教堂
相媲美。　　
索菲亞教堂是沙俄入侵東北的歷史見證和重要

遺跡：1903年，隨㠥中東鐵路的建成通車，沙俄
軍隊也侵入了哈爾濱⋯⋯凝視這造型奇特，外觀
華美的教堂，讚歎其藝術成就的同時，國人誰都
難免心情複雜，思緒會情不自禁地走進那段屈辱
的歷史。　　
索菲亞教堂始建於一九零七年三月，是沙皇為

了滿足侵略軍做彌撒做禱告的精神需要，下令由
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的一座隨軍教堂。它
旨在試圖穩定遠離家鄉士兵的軍心。當初由於時
間倉促，材質和工藝上帶有明顯的戰地色彩。一
九一二年重建，改成磚木結構。我們現在看到的
教堂，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易地第二次重建的，由
俄羅斯建築師克亞西科夫設計，耗時九年，於一
九三二年十一月落成，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
教堂。　　
教堂正門篷頂為鐘樓，原先懸掛有響銅鑄成的1

大6小共7座樂鐘，最大的重達1.8噸，中部雕有4個
聖像。6座小樂鐘可以奏出6個不同音符。每逢重

要宗教節日，由訓練有素的敲鐘人把7座鐘的鐘槌
用繩子繫於身體不同部位，手足並用，有節奏地
拉動鐘繩，鏗鏘洪亮的鐘聲響徹雲霄，據說當時
連幾十公里外的阿城居民也會聽到這鐘聲樂曲，
堪稱哈爾濱的一大奇觀。　　
可惜了，銅鐘後來在「文革」中下落不明，這

一奇觀已成為歷史。　　
然而，更「歷史」的還在教堂裡面。　　
當我從正門步入教堂大廳的時候，不禁大吃一

驚！我沒有料到，教堂功能被異化成一個展覽館
──到處掛滿了哈爾濱歷史沿革的圖片！而與教
堂有關的一切，除搬不走的彩繪壁畫、唱詩台和
一拆就廢的珍珠吊燈外，其餘一無所剩。我駐足
於大廳中央，四面環顧，只見牆面氧化風化嚴
重，壁畫殘缺破敗，窗戶、樓梯油漆剝落⋯⋯滄
海桑田，令人感慨萬分！我不由暗忖，就剩這麼
一個軀殼，別說是牧師、修女、彌撒、禱告啥
的，甚至連氣味都不存了，這，還是個教堂，還
像個教堂嗎？！
實不相瞞，我有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十分氣

惱。這就好比買的明明是京劇門票，可進去一
看，給你的卻是傳單，是宣傳冊！說句難聽的，
哈爾濱的歷史圖片，上哪兒不能看啊，非得花20
元門票鑽到這裡來？
說起來國人沒有不聰明的，可我就鬧不明白，

如果說當初洋長老們的離去算是「歷史潮流」，不
可逆轉的話，那麼，如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搞點
蠟人蠟像，採用聲光電等技術，還原那段歷史，
再現一下當年的情景呢？這既不難想到，更不難
做到哇！因此，我沒法不懷疑教堂變身展覽館，
會不會是一種迴避歷史，諱莫如深的「藝術處
理」？如果不幸被我這烏鴉嘴言中的話，那就太
小兒科，太可笑了！因為，無數事實早已證明，
歷史──無論輝煌的，還是屈辱的，你既無法改
寫，也注定清不了零，那種試圖上下其手，玩點
自欺欺人把戲的，就別奢談什麼歷史唯物主義
了！　　
毋庸諱言，我是帶㠥一股情緒走出教堂大廳

的。出門之後，邁下台階，我情不自禁轉過身
去，一步步倒退㠥離開它。　　
大教堂在秋日陽光的照映下格外莊嚴瑰麗，讓

我產生了異樣的感覺，適才的那份新奇感已然消
退，代之而起的是讚嘆，是感慨，是一言難盡。
這種挺複雜的心情，讓我忽然記起不知是何人曾
經說過的名言，「建築是無聲的詩，立體的畫，
凝固的音樂，可觸摸的歷史。」毫無疑問，作為
「無聲的詩，立體的畫，凝固的音樂」，索菲亞教
堂美輪美奐，無與倫比，是件價值連城的藝術珍
品；而作為「可觸摸的歷史」，它卻勝似警鐘一
隻，讓我彷彿聽到了歷史深處愈來愈近的鐵蹄聲
和揮之不去的彌撒聲。鐵蹄聲和彌撒聲此起彼
伏，遙相呼應，形成交響，在冷月寒星下，在淒
厲的北風中，在腐朽王朝搖搖欲墜的嘎嘎作響聲
中，是那樣地令人心驚！　　
說到這裡，也許有個命題我們無可逃遁：如何

去面對當年侵略者留下的歷史遺跡？是像聖．尼
古拉教堂（哈爾濱另一大教堂，「尼古拉」並非
沙皇姓氏）那樣「愛國主義」一樣膨脹，義憤填
膺地付之一炬，還是像索菲亞教堂這樣「去其糟
粕，取其精華」？　　
這不僅僅是一種選擇，一種心態，更是一種文

化，其折射出來的世相，不論歷史的，社會的，
哲學的，現實的，人心的⋯⋯哪一樣不耐人尋
味？！

鐵蹄彌撒兩驚心
──遊聖．索菲亞教堂

■聖．索

菲 亞 教

堂。

網上圖片

■李育中鄭重聲明，他非

「大家」，只為「大家」「小

畫」而已。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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